
第２３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８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７

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的东方传统文化审思

易小斌，张　楠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作为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在成功借鉴成熟灾难类型片的经验基础上融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家庭
本位、因果报应、福兮祸兮、礼尚往来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本土化观念，给观众以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引发现象级观影

潮流。

［关键词］《釜山行》；东方传统文化；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７－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作者简介：易小斌（１９７１－），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戏剧与影视学；

张　楠（１９９２－），女，河北张家口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
ＴｒａｉｎｔｏＢｕｓａ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ＺｏｍｂｉｅＦｉｌｍｉｎＡｓｉａ

ＹＩ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Ｎ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ｚｏｍｂｉｅｆｉｌｍｉｎＡｓｉａ，ＴｒａｉｎｔｏＢｕｓａｎｈａ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ｆｉｌｍｓ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ｎ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ｏ
ｔｈｅｆｉｌｍ，ｓｕｃｈａｓ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ｋａｒｍａ，ｎｏｗｅａ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ｏｅ，“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ｄｅｍａｎｄ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ｄｏｎｏｔｄｏｔｏｏｔｈｅｒｓｗｈａｔｙｏｕ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ｄｏｔｏｙｏｕ”，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ａｓｔｒｏ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ｔｒｅ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Ｂｕｓ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作为亚洲“第一个吃螃蟹”的韩国丧尸片《釜
山行》在韩国的票房已经突破了千万人次，位于韩

国票房榜单首位，在整个亚洲电影界掀起了一场不

小的风波。作为一部出色的商业电影，《釜山行》虽

然套用了好莱坞丧尸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在场面、

冲突、特效等方面设置得异常激烈紧张，能够有效

地调动观影者的感官体验，成功地让观众产生紧

张、动容、愤怒的情感；同时，它又区别于欧美的个

人英雄主义的宣扬，着意刻画的是普通市民在灾难

来临和丧尸袭城时的反应与选择，在剧情及人物形

象转变上体现出东方独有的民族情感，是一部处处

体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电影作品。

　　一　家庭本位，东方式家庭伦理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韩两国一直有着深厚

的历史和文化渊源，韩国自古以来就受中国传统儒

学的浓厚影响，中国儒学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

容就是家庭本位文化。所谓家庭本位，是指把家作

为万事万物的参照点，把一切事物与家联系起来；

一切活动围绕家庭展开，以家庭为圆心，向外扩散。

这种家庭本位文化的形成是基于血缘亲情的纽带

与儒家文化的教化而逐渐形成的东方传统家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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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发展，主要形成了两个观

念：一个是孝悌观念及忠孝一体的家国同构观念。

孝，用来处理纵向上的家庭关系，即子女对父母，晚

辈对长辈。悌，用来处理横向的家庭关系，即兄弟

姐妹间的关系，弟妹对兄长尊敬即为悌。同时，忠

孝一体的家国同构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故曰：

“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

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章》）。［１］

另一个为婚姻观念。婚姻是家庭内部实行的家长

负责制，父亲及丈夫在家庭决策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子女或妻子都不能忤逆父亲或丈夫的意愿与决

定。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传统的

韩国家庭，基本上是丈夫主外妻子主内，妻子相夫

教子。基于家庭本位内容的阐释，就可以很清晰地

看到，影片《釜山行》的故事叙述是在家庭本位的东

方传统家庭伦理下进行的。

电影《釜山行》的剧情比较简单，讲述男主角单

亲爸爸石宇带着女儿秀安乘坐 ＫＴＸ高速列车前往
釜山，列车上由一位少女身上带来的丧尸病毒向整

个列车不断扩散，列车倾刻间陷入灾难，人们不得

不在逼仄的车厢中艰难求生、保护家人亲友的故

事。影片中人物之间的行为都体现了东方式家庭

本位观念：男主角带着女儿踏上驶往釜山的列车是

为了满足女儿想要见久违的妈妈的愿望，这是男主

角维系父女情感的行动，同时也体现出其东方式家

庭本位观念；肌肉大叔尚华对怀孕妻子盛京的照顾

与保护，是守护家庭成员的行为；支线人物中的中

老年姐妹也是以家人亲情作为情感维系的人物设

定；荣国和珍熙看似儿戏般的高中生恋情，却演绎

了一段以身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即使是影片中最

大的反派人物巴士公司金常务不择手段的逃跑，也

只是为了能够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其同样是以家

庭为主要诉求的人物。

维系家庭与亲人的情感成为了《釜山行》着力

刻画和放大的对象，拯救家人的冲动和渴望成为了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东方家

庭，核心成员主要包含三个主体形象：父亲、母亲与

子女。影片中这三个主体形象虽然在不同的家庭

中分别得到不同的体现和突出，但都从不同角度体

现出了东方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担当。

从纵向的家庭关系分析影片中体现出的家庭

观念。男主角石宇在故事一开始时是自私冷漠的，

对女儿缺少陪伴，对身边的母亲缺少关爱，对釜山

的妻子也缺少体谅与沟通，可以说是一个不称职的

父亲、不称职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但是，在危机

发生并经历了一系列逃生过程中的选择与拯救后，

石宇的父亲形象开始有所改变，先是穿越车厢营救

自己的女儿，体现出他内心对女儿强烈的爱与保护

意识；尚华被感染后将自己的妻子托付给石宇去照

顾时，石宇、秀安、盛京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庭，

石宇最后在与金常务的搏斗中不幸被感染，跳下车

厢牺牲自己去保护女儿与盛京，由本能的爱自己，

爱自己的女儿到肩负起对整个家庭的爱与对他人

的爱，此时男主角石宇的父亲形象真正得到了升

华。母亲是片中一个重要的母题，奶奶、妈妈、孕

妇、女儿作为影响男性情绪变化以及行动转变的关

键因素，为影片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２］影片中

的盛京就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母亲。一路上在

自己丈夫的守护下，奋力地逃跑保护自己腹中的新

生命，对列车上的小女孩秀安也爱护有加，不止一

次对她伸出援助之手。在丈夫被丧尸感染后，盛京

在石宇的帮助下最终得救。影片结束时，盛京一手

托着腹部，一手牵着秀安，表现出一个母亲的伟大。

影片中的女儿秀安，一开始对父亲并不理解，但当

看到父亲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时，她终于感受到了

父亲的爱，也理解了父亲。在片尾，秀安唱出了为

父亲准备的歌谣，实现了家庭关系上的和解，感悟

到了家庭的爱与力量。

从横向的家庭关系分析影片体现的家庭观念。

该片主要通过一对中年姐妹之间的关系表现手足

之情。片中表现的姐姐对妹妹的体贴照顾与关怀，

妹妹看到被关在列车门外被感染的姐姐的痛心与

不平，以及最终义无反顾地打开与丧尸隔离之门，

都体现出了以家为核心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帮助与

爱以及同生共死的东方式家庭伦理观念。

因此，石宇维系自己的家庭及其后来保护象征

意义的家庭，尚华为了大多数人活下来而牺牲自

我，中年姐妹最后被分隔为一个为人一个为丧尸时

的开门选择，棒球情侣中女生被感染后男生也选择

被感染等情节，都是一种家庭本位的情感表达，而

非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英雄主义。

　　二　善恶有报，东方式叙事情节

佛教是韩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在韩国的

文化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佛教思想常

常作为东方式叙事搭建的思想基础。《釜山行》的

多处情节设置都体现了因果报应的东方传统佛教

文化思想。因果报应论是佛教理论的重要根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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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受到因果关系的支配，每个人

的善恶行为都会给自身命运带来影响，产生相应的

回报，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对善恶的考

察，与生命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对生命行为进

行伦理判断的重要标准。［３］因果报应论在中国佛教

演化中还形成了报应的 ３种形式，如慧远大师在
《三报论》所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

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

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二生三生，百生千

生，然后乃受。”［４］慧远大师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

和后报三种，“现报”就是现世所作的行为，现世就

会受到善恶果报；生报是指今生所作善业恶业在来

生受到善恶果报；后报是指过去无量生中所作的善

恶业，于今生受善恶报，或于未来无量生中受善恶

报。因果报应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特殊

的内容，在灾难片中常常用它搭建情节。

在影片开始时，石宇看到关于大量鱼离奇死亡

的新闻，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对于环境的破坏，最

终导致了一场堪称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情节可以

理解为因果报应中的后报。列车进行的过程中，丧

尸危机已经开始肆虐，关门开门的举动，多次出现

在影片当中。第一次是肌肉大叔尚华和妻子差点

被拒之门外，最后男主角还是开了门让他们进来，

也有了后来大叔在大田站救了男主角和他的女儿。

就是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救与被救，一次次的在善

与恶的选择中选择行善才使得尚华妻子与石宇女

儿最终能够活下来。这些情节的设置就是表现报

应中的现报。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体现出善恶终

有报、结善因得善果、结恶因得恶果的东方叙事情

节：以石宇为首的幸存者被车厢中的金常务为首的

其他人排挤到前一节车厢，并且还将与前一节车厢

连接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后来，老年姐妹中妹妹因

看到姐姐被金常务等人拒之门外而不幸被丧尸感

染，毅然打开了与丧尸连接的那扇门，常务等人自

己动手关住的用来隔离石宇等人的门也使他们自

己最终得到无法逃离而罹难的结局，这个可以看作

是因果报应中现报的速报。

导演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因果相报的“轮回说”，

以此表达正面价值观和情节张力。影片对每一个

人物都设置了两面性，因为人性不是简单的善恶，

而是饱满的、有层次的存在，每个人的立场不同，选

择不同，所表现的形象也不同。［５］善恶有报的东方

式叙事情节的构造及其在紧张的丧尸影片中集中

地展现，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教育意义。

　　三　福兮祸兮，东方式人生哲理

《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指福与祸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比喻坏

事可以引发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的结

果。它既是东方式的人生哲理，也是东方传统文化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釜山行》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发生在这辆开往

釜山的ＫＴＸ列车上，“行驶中的列车在运动的同时
也是封闭的，狭长的车内空间和断续的黑暗隧道成

为生发悬念和险情发生的场所。因此把丧尸的强

烈冲突元素放置在封闭空间中，就更加强化了紧张

的氛围”［６］。值得注意的是，《釜山行》并没有将列

车始终封闭着。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曾有两次打破

了封闭的列车环境，一次是在“大田站”，一次是在

“东大邱站”。乘客每一次离开列车，都暂时地打破

了封闭空间，但是“封闭”却好似并没有被完全地打

破，只是由一辆列车的封闭变为了整座城市的封

闭。因此，每次当乘客们下车到车站发现那里已经

被丧尸占据变得并不安全时，只能逃回到列车上，

将自己再次封闭起来。“列车”作为一个封闭空间

的意义变得多元，它是禁锢乘客、没有出口、分裂成

多段车厢的封闭体，是丧尸迅速增长的一个场所，

是一种“祸”；也是一个移动的庇护所，隔绝了其他

外面的丧尸的袭击，因此它在具备危险的同时又因

为自身的封闭而给乘客提供了暂时的安全和保

护，［６］又是一种“福”。因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

福之所倚”作为东方式的人生哲理伴随着列车行进

的始终。“丧尸”其实也是福祸相生的一种生物，它

的出现是源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但也是对人类的

一种警示，告诫人类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

经济。因此，福兮祸兮，作为东方式的人生哲理，体

现着对立与统一的智慧。

　　四　礼尚往来，东方式人情世故

丹纳的文艺社会学理论中将文艺作品是否表

现一个民族最稳固的、最隐秘的“原始意识”作为艺

术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７］《釜山行》中东方民族

最隐秘的“原始意识”之一就是礼尚往来这种东方

式的人情世故。它是一种表达各自利益的形式，是

一种往来，让群体内的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帮

助。比如说影片中，在列车将要停靠在“大田站”

时，石宇给当地的大尉打电话，请求能够得到特殊

的待遇，不会被隔离，并且承诺之后会给大尉推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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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基金，因而大尉告诉他走另一条路。石宇的

性格形象由自私自利向主动帮助他人的转变，也是

由于得到拾荒者、肌肉大叔尚华等陌生人一次次的

救助后得以实现和完成的。救助他人也可以看作

一种礼尚往来的回报和人情，因而，为了回报被人

救助的恩情，石宇选择营救拾荒者，最终选择牺牲

自己而与金常务搏斗。这些情节的设置，都充分体

现了东方式的礼尚往来的人情世故。

　　五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东方式道德准则

虽然《釜山行》一开始的定位为“亚洲丧尸灾

难片”，但随着影片的上映，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定位

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批判电影。“从更为深远的

社会隐喻上看，现代社会犹如患上了‘丧尸焦虑

症’：不是成了丧尸，就是被丧尸追赶着，每个人在

病毒或者干脆是整个现代风险面前脆弱不堪，对未

来茫然无知、惊恐地奔跑逃命，但却都在试图疯狂

地追逐着那趟并没有司机的火车头，或者奔向那个

终点情形也同样并不确定的未来。”［８］片中的丧尸

作为一种异化的人，代表灾难，然而更多的是片中

人物所展现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在大灾大难面前

的情感变化。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剧《禁闭》以戏

剧的形式探讨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其结构是：“他

人即地狱。”［９］随着影片热度的提高，社会上关于

《釜山行》的讨论更多地是一个关于人性关于道德

的话题，尤其是影片中那个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巴

士公司金常务的塑造，是人们观影后讨论的焦点。

他面目可憎，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活命，不惜将无辜

的人作为人肉护盾，鼓动人们将幸存者拒之门外，

用乘务员做诱饵引开丧尸，还让好心跑来救自己的

列车长死于非命。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影片的成

功之处，让人们在丧尸包围中发觉原来“人”才是最

可怕的存在；他们的敌意，不信任，甚至故意伤害比

丧尸更加残忍更加令人憎恶。《类型电影教程》中

说：“在恐怖片这种看似不道德的观赏中，我们冷峻

的目光直指人的心灵中那邪恶、阴暗的去处，通过

直面心理的真实，通过叙事的惩戒，我们让文明之

光照进人类心中那些阴暗的角落。”［１０］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但是要建立在不伤

害别人的基础之上。男主角石宇一开始也是一个

自私冷漠的人，比如他将尚华夫妇拒之门外，教育

女儿危险时候不用为老人让座，收到大尉的信息后

独自带女儿从小路走出车站，都体现了他人性中的

缺点。但是，石宇在被帮助中直面危险恐惧，成为

了他逐渐修正人性的契机，他联合尚华、棒球男孩

穿越车厢去解救亲人，帮助拾荒者逃生，尚华牺牲

后一路照顾尚华之妻盛京，到最后为了救盛京而被

丧尸咬伤感染选择跳下火车。石宇终于在故事情

节的推动中，逐渐实现了人性的转变，做到了己所

欲施于人、献于人。

作为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不仅以来势

汹汹、排山倒海的丧尸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更以狭

小封闭的空间内的道德困境逼使观众审视自身。

影片成功借鉴好莱坞成熟丧尸灾难类型片的经验，

以东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家庭本位观表达东方式

家庭伦理；以因果报应架构东方式叙事情节，以祸

福相依宣讲东方式人生哲理，以礼尚往来表现东方

式人情世故，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宣扬东方式道德

准则。片中所传达的这些观念体现了韩国甚至包

括东亚各国的本土文化情结，因此给观众以强烈的

社会认同感，掀起了一个现象级观影潮流。与此同

时，电影作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其

不仅是一种娱乐消遣，更是一种人性警示。从东方

传统文化视角审思，《釜山行》将本土的社会认同及

社会观念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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